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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耿沟那盆糊涂面
□ 赵乐

我乡风物

寻味厨乡，食尚耿沟。
我与耿沟村的缘分，是从一盆糊涂面条衔接

上的。
那是岁暮大雪停歇的一个黄昏天，弯如镰刀

似的月牙，默默地把银辉撒在喧嚣多时的雪地上，
如同盖上了一床洁白无瑕的绸缎被子。远处的田
野、山峦被月光柔柔地抚摸着，空气清冷而新鲜，
带着淡淡的草腥味。这不，在“绿蚁新醅酒，红泥
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邀约声中，
几个知己驱车向“万安山大食堂”挺进。

聚餐那地儿叫耿沟，李村镇下辖的社区，位于
万安山北麓的半山腰。这个千把口人的村庄，从
事厨师行业的便有百余人，从洛阳到西安的城乡
饭馆，从郑州到北京的星级酒店，亦可瞧见本村大
厨掌勺的身姿。他们善于烹制河洛菜系，既把本
土传统烹调手艺带出去，也把天南地北的烹饪技
艺拿回来，使传统口味与流行风味有机融合，让款
款八珍玉食充满人间烟火气，皆有传奇。

每年春节那阵儿，村里的厨师协会总要牵头
举办菜品研发促进会，瞅一瞅，从大江南北赶回来
的“伙头军”齐聚一堂切磋厨艺、碰杯交流，拿锅碗
瓢盆演奏“厨师村”富裕交响乐。

当晚，酒尽酣时，东道主四顾相询：“吃啥主
食，面条还是面叶？”

“人生难得不糊涂，独我糊涂有真味，不如来
一份糊涂面条吧！”可能是好吃面，酒至微醺的我
随口说了一句。

仅仅十来分钟的功夫，稠糊糊的一盆面条上
来，名曰“煮萝卜水糊涂面”，嗞嗞嗞地冒着三尺热
气，蒜香沿着灯影扑鼻而来，瞬间，我的味蕾在这
一刻似乎被唤醒，食欲也十分振奋。你舀一碗我
舀一碗，不一会儿，这盆面被一扫而光。跟着，
大家一起发出“哧哧溜溜”的响声，吃得直吧嗒
嘴，少不了要美言几句。用洛阳话讲，叫：得劲
得很！也有食客举着手机狂拍一阵儿，发抖音侃
侃夸夸一番。

糊涂面是北方人碗里一年四季再寻常不过的
家常饭，做法和食材多种多样，几乎家家户户都能
做。确切地说，这种饭食即是在玉米面汤或小米

粥里煮面条，配以胡萝卜条、白萝卜片、芝麻叶、干
红薯叶，以及自家种的黄豆、花生米，待铁锅中黄
面汤烧开后下入手擀面条，“咕咕嘟嘟”煮上半刻
钟，放上油盐酱醋，倒入腌制好的芫荽葱花，至此，
即可出锅入口开吃了。

碎馍糊涂不登堂，集庙循声觅涂香。早年间
这碗面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经营者多为小商贩，
或摆摊于集市庙会，或肩挑车推沿街叫卖，长短交
错的吆喝声，和畅凄咽，宛若一支撩动情怀的歌
谣，激活了对古老面食过往的清晰印记。

倘若说，早期这碗面，为了满足大众生存、劳
动所需，是简单的、无序的，一堆食材往里面一放，
煮熟饱腹就行了。今个儿，民众的生计“芝麻开花
节节高”了，温饱已不是第一需求，却还是恋着这
口面，可不是从前的那样，糊糊弄弄煮熟了就得
了，做起来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
配、作料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技巧。

眼下，无论走在洛阳城乡街头巷尾的小吃店，
还是装修富丽堂皇的大酒店，亦或是人群熙攘的
十字街夜市、西工小街……花样繁多的糊涂面条
必定名列其点菜单，从未缺席。山野菜糊涂面、五
花肉糊涂面、玉米糁糊涂面、芝麻叶糊涂面、羊肉
糊涂面等等。它已是河洛地区面条的其中一个代
表，很多饭店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烹制秘籍。

这些年，糊涂面一下火了起来，乍一看像洛阳
汉服潮一样，到处都能闻到“稠糊糊”的香气，大有
继牡丹燕菜、浆面条之后成为洛阳餐饮网红名片
的势头。老雒阳面馆、真不同、雅香楼、宴天下等
馆子里所卖的各种糊涂面吃着还中，那里面总有
嚼不尽的乡情味道。

应该说，分享美味佳肴，历来都非常注重品味
情趣。什么叫品味？用普通话说就是细嚼慢咽，
拿北京老话儿来解释，便是仔细咂摸。可唯独吃
面条的时候，好像没有听说谁细嚼慢咽，或仔细咂
摸的。甚至劝人吃面条都不说“您慢慢吃”的，而
是得说“趁热吃”。吃面条就得快一点，越快越顺
溜越舒坦，直到吃得满头出汗，浑身通透，肚子微
胀，那叫吃痛快了，美哉！

那这面究竟为何“糊涂”？要点在其“黏黏糊

糊”的形象上。说到“糊涂”二字，你会不假思索地
联想到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以及那“聪明难，糊
涂难，由聪明而转向糊涂更难”的通俗哲理来。这
不是愚昧的糊涂，而是“难得糊涂”，是一种比聪明
更高级的充满智慧的糊涂，那里面总有嚼不尽的
故土味道。

通俗地讲，不管捞面条或是汤面条都是接地
气的吃食，吃起来也比较随意。尽管如此，做面条
也有做的讲究，吃面条也有吃的规矩。这些讲究
和规矩又随着地域和时代而不断变化着。

就拿吃面条该不该出声来说，别看这么简单
的事儿，不同的地方规矩也不一样。在日本的一
些寺院里，吃别的食物都要默默的，可唯有吃面条
儿，必须吸溜着大声吃。听吧，许多僧人围着大木
桶一起发出“哧溜哧溜”的响声，很震撼啊！

不过，你要是在欧洲吃意大利面这么个吃法，
可就出大洋相了。吃意大利面讲究无声胜有声，
须安安静静的，一点声不能出。如果谁端起盘子
呼噜呼噜地吃，肯定能把周围人惊得目瞪口呆。

“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洛阳人对面条儿
的讲究和规矩就更多了。城里城外，有这么一种
民俗，新媳妇过门的第三天，要举行个专门仪式，
让刚过门的媳妇下厨、和面、擀面、切面给全家人
吃，而且要一次性成型，做面条不能停顿。这可不
仅仅是为了看新媳妇面擀得薄不薄，切得细不细，
更是考验她的智慧和技能。要知道，所谓“女红”，
不仅是指针线活儿，也包括擀面条儿的手艺。

其实，规矩也好，讲究也罢，都是老祖先们经
历了多少代积累下来的，无非是为了让子孙后代
的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更加热爱生活。而这种
对生活的热爱，正是支撑生命的不竭动力之一。

大食堂外，万安山山峰如一朵朵睡着的白牡
丹，纯洁无瑕，静谧无比。路两边上的积雪，在灯
光的照射下，宛如两条洁白的丝带，将“厨乡”的夜
幕装点得如诗如画。

冬夜这碗糊涂面条，不只是在舌尖辐射绽放
味觉之芬芳，恰是一种食尚艺术的享受与顿悟，更
是一次人生旅行高质量状态的提升。

味外之味，饮啖难忘。

在我很遥远的童年记忆里，用手指轻轻一碰，含羞草的叶子就会合起来，
像个害羞的小女孩。

小时候，邻居家的大爷喜欢种植花花草草。三竿子打不着的辈分，他名字
中带个曹字，辈分很长，妈妈让我们喊他曹老爷。

他个子不高，腰弯得特别深。衣服前襟处经常能看到一大片油渍，是那种
长年日积月累的食物性油渍。洗不掉，油哄哄的、硬邦邦的，他老伴的口头禅
是划根火柴就能把衣服点着。

据说曹老爷是地主家庭出身，是个少爷身份，小时候过着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的日子，未曾尝过生活的疾苦，是含着蜜长大了。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
自有父母做主，娶了从小定的媳妇。媳妇也是个大家小姐，娉娉婷婷的模样。
不料过门半年光景吧，小姐染了恶疾，香消玉殒。

因为是地主家的少爷，自然是媒婆踢破了门槛来提亲，三个月后又娶了现
在的太太。婚后的曹老爷依旧逍遥自在，两耳不闻窗外事。每天的日子就是
吃喝玩乐，遛狗逗蛐蛐。衣服口袋里永远不缺各样点心瓜子。媳妇做好的饭
菜，他总要再滴一滴小磨香油，加一勺醋、一勺油泼辣子。饭吃完，碗底的油还
有一纸厚。四个孩子长大结婚了，曹老爷依旧一副闲心不操的样子，一门心思
迷在种花种草上，也不是特别名贵的品种，都是些家常花草，玫瑰、含羞草、辣
椒、西红柿之类。

种花不见收益，却经常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家人很是反对，但曹老爷的
脾气臭倔臭倔的，谁也不听，家人就随他折腾，不再搭理他。

春天是移苗的旺季，曹老爷一个人忙得昏天黑地，忙不过来的时候，便会
招呼街上的小孩子到苗圃里帮忙填土栽苗，一天一毛钱或者两毛钱。我们这
群孩子，都是曹老爷的童工。他会经常从那油腻腻的口袋里给我们带一把糖
果、花生米什么的，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糗事，讲他上课睡觉挨竹板，讲他偷人
家的东西吃。他从不觉得那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淳朴的快乐。他心底的光
明磊落、眼里的清澈明朗，就像他苗圃里的含羞草，虽貌不惊人，却给人一种踏
实的感觉。

如今曹老爷年纪大了，孩子们不放心，不想让他每天出去瞎溜达。曹老爷
脾气倔了一辈子，当然不听孩子们的话，依旧四处闲逛。孩子们就在他口袋里
塞张卡片，上面详细写着家庭住址及电话。

日子总是在不经意间如青草一样疯长，已经很多年没见曹老爷了。偶尔
老妈打电话，絮叨说街坊邻居的碎事，提起曹老爷病重，躺床上好多天了，滴水
不进，四个孩子都孝顺地陪着他。

曹老爷平平淡淡的一生，性格淡漠寡然，也算是个幸福的小老头吧。
突然间，我很想在阳台上摆盆含羞草……

含羞草
□郭亚格

很多村子都有一种敲击锣鼓、俗称“小家什”
的娱乐形式，产生年代不可考，作为一种悠久的
民间文化习俗，一直流传至今，是人们在重大节
日里最喜欢的传统娱乐项目之一。

演奏“小家什”的家伙事儿均为打击乐器，老
少皆宜，多则十几人、少则三五人即可击奏。它
把各种乐器有机地编排组合，整个演奏热烈欢
快，时而舒缓、时而激越，有张有弛、起伏有致，
给人一种伟岸挺拔、昂扬向上的精神感受。

李村东西南北四条街都有“小家什”，其鼓谱
大致雷同，略有区别。我对北后街的尤其熟悉，
老人们说有几件乐器还是前清遗物，根据它响
亮、欢快、喜庆、热烈的特点，我听出的是表达人
们丰收后的喜悦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故为之取
名《农家乐》。“小家什”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演
出，尤其是元宵节前后社火表演，高台狮舞演了
一场要转换场地，雄壮的排鼓声也停息了，这个
间隙就是“小家什”大显身手的时候，不致冷
场。记得小时候村里种有谷子，谷子将成熟时最
怕麻雀，为保护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人们除了在
田地里扎谷草人、树彩旗，还要敲“小家什”哄吓麻
雀，玩耍还带挣工分，大伙儿敲打得很起劲儿。

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

年，生产队派一批劳力到洛阳拖厂承揽了一项土
方工程，劳作之余，众人以敲击“小家什”为乐，
他们精湛的演奏技艺令该厂工人及家属们大饱
眼福、叹为观止。

领奏乐器是边鼓或小堂鼓，以“叭叭叭叭—
乙叭叭”或“咚不隆咚—乙咚咚”开场。打边鼓
的孙进良将好几斤重的边鼓高举过眉，拇指在前
按压，四指在后紧扣凹槽，用一根筷子状的木签
击打银元大小的牛皮鼓面，其音色清亮辽远，待
到演奏进入舒缓阶段，才得放下胳膊歇息片刻。
有一回演奏中，有人递过一个烧饼，他来不及往
口袋里放，就卡在后面四指里，木签照敲不误。

打鼓的张旦嘴里叼着香烟，烟灰长长的，他
眯着眼睛，专心致志的情态让人膜拜。他使的是
花式鼓点，“咚不拉咚，咚不拉咚，咚不拉咚不拉
咚不拉咚，咚不隆咚乙咚咚……”但见两只鼓槌
随着灵动的手腕上下翻飞，打到酣畅处，莫辨槌
形，槌影化作了两片扇面，一片扇影似过非过，
另一片扇影又倏忽而来，非常振奋人心。

锣的音域宽展且浑厚，有高低音之分，四面
锣打起来，营造了类似唱歌时的“和声”音效，它
们担负着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但听得“叭
叭叭叭—乙叭叭”或“咚不隆咚—乙咚咚”，锣就

进入了副角的角色，引导转弯。
水钹音色清脆响亮，节奏感强烈，是诸般乐

器中“刚”的标志。打水钹的两位老者不是由外
向内“拍”，而用了“搓”的手法。他们腰间扎了
根麻绳，两腿前后叉开呈弓步，两只钹用红绸巾
紧紧缠在手上，伸展手臂，时而上下对搓，时而
前后对搓，使演奏充满了活力，形象也很给力，
蛮好看。

堂锣音色清越响亮，可谓“小家什”中的“轻
骑兵”，往往在零点几秒的间隙凸显它的“加塞”
价值，是最具活跃的因素，使整个演奏非常灵动。
还有一种只手可握的满堂红，其作用类似堂锣。

镲，音色丰满，就像西洋音乐中的大提琴、电
子琴，有“底音”烘托，使演奏产生丰润的效果。

在演奏过程中，每个演奏者都进入了忘我
境界，紧密协作制造出的铿锵气氛，令观者血脉
贲张、大呼过瘾。当演奏进入尾声，所有的家伙
事儿齐奏“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随即戛
然而止，一场结束了。刚刚的喧闹与瞬间“刹
车”造成的巨大反差，强烈冲击着每个人的神
经，让人一时回不过神来。就这样，在工人们的
要求下，他们有了时间就一遍遍地击奏，一直到
工程结束。

激荡人心的“小家什”
□ 杨群灿

李村镇东宋沟西有个小土岗，当地人叫它
“禹宿谷堆”。据说，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在此
歇过脚。

禹是夏后氏人，称为夏禹。禹的先代，最早住
在河套一带。禹的时候，迁徙到河南西部的阳城，
即今登封嵩山南。相传，禹长大后，接替父亲鲧治
水。一天，禹和几位助手跋山涉水来到伊阙山观
看地势，高耸的伊阙山把伊河上游流下来的水堵
在山南，形成一个湖。湖水积得多了，没处流，就
从伊阙东北的一条窄口溅过去，当地人叫它“水溅
口”。

禹仔细看了伊阙山的地势后，就带领百姓开
凿伊阙山。禹和大家不停地干，干啊干，速度还是
太慢了。正在无计可施时，禹的父亲鲧的好友乌
龟和应龙来了。应龙是条巨龙，长着一条非常坚
硬的尾巴。它腾空而起，朝山顶的中间急速飞去，
尾巴掠过的地方，划开一块块巨石滚落山下。乌
龟把巨石一次次驮到背上运到远处。在应龙、乌
龟的大力帮助下，开凿伊阙山工程进展很快。

工程快要完工的时候，应龙的尾巴磨伤了，不

能继续干了。禹就和应龙到太湖拿回一条石砭。
禹站在伊阙山西边的山顶上，挥动石砭，朝大豁口
的底部狠狠砸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伊阙山开
了。伊水穿过山口，翻滚而去。

伊阙山凿开后，人们欢呼着庆祝胜利。禹对
应龙说：“开凿这伊阙的门，数你的功劳最大，以后
就把这个地方叫做龙门吧！”

凿开了伊阙山，禹感觉太累了，就在水溅口旁
边的一个小土岗上歇息了数日。后来，人们就把
这小土岗叫“禹宿谷堆”。

关于李村的雾驾窑和护驾窑，有个王莽撵刘
秀的传说。

王莽于公元 8年废刘氏皇朝，建国号为“新”
的王氏王朝，政治上施行暴政，经济上残酷掠夺，
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及全国各地。

刘秀也于公元22年起兵反王莽。相传，这年
深秋的一个晚上，乘着后半夜的寂静，刘秀率十数
骑兵，闯入王莽军中，一场混战，终因寡不敌众，刘
秀独自一人杀出重围，向西匆匆而去。

天色微明，刘秀穿过一片芦苇地，拐进路边的

一个小村里。王莽也随即赶到，就在这危急时刻，
突然一团大雾从天而降，把王莽和刘秀分别包围，
谁也看不到谁。

王莽无可奈何，原地转来转去，刘秀乘机
逃离。

刘秀来到一个小山沟，沟口有几孔废弃的土
窑洞，深约丈许。他又饥又渴，正准备歇息一会
儿，王莽又追了过来了。何处藏身？危难之中，刘
秀灵机一动，躲进了窑里。说也奇怪，刘秀刚闪身
进入窑洞，窑洞口就被蜘蛛网网得密密麻麻，如同
从来没住过人似的。王莽追到跟前，四下看看，摇
头离去。

听着王莽人马走远了，刘秀走出窑洞，来到沟
坎上，见一犁地壮汉在路边吃饭，走上前说：“我
饥饿难忍，给我点吃的吧！”壮汉盛了一碗麦仁
汤递给刘秀，他饥不择食，三下五除二，吃了个
碗底朝天，连说：“好吃好吃！”谢过农夫，一溜烟
向南山跑去。

后来，刘秀打败了王莽，建立了东汉王朝。当
地人们就把这两个村分别叫“雾驾窑”“护驾窑”。

禹宿谷堆、雾驾窑、护驾窑的由来
□郭竹森

晌午的太阳很暖和，栓柱奶坐在自家大门前晒暖儿。她身后，蓝色的墙皮
大部分已脱落，漏出带着麦秸的土坯，两扇小木门上的年画，经过一年的风吹
日晒，只有隐隐的粉。

对门香花婶儿端着一大碗刚出锅的热扁食走出家门，正要蹲在地上吃时，
看见了栓柱奶：“柱娘，吃没？我给你端碗扁食吧！今儿阳历年哩。”“嘿嘿，吃
过了，环的小闺女给我端了一大碗，吃得可饱，也是扁食，肉可多。”栓柱奶用手
遮阳，眯着眼对香花婶说。

此时，环 6岁的小闺女正在家享受美食——烤熟的花生、几块硬糖、一大
把红枣。这些东西塞满了她的口袋。上衣两个口袋，裤子两个口袋，全身满
共四个口袋，全被栓柱奶塞满了。每次去送饭，栓柱奶都不会让小闺女空着
手回去。

栓柱奶有一儿一养女，养女远嫁，多年杳无音信，儿子还未成年就遭遇不
测，随他爹走了。小闺女的妈常对小闺女说：“你栓柱奶老了，怪可怜，咱家做
饭时就端过去一碗，人要有善心。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

就这样，小闺女在她妈的唠叨声中长到了 18岁，进了城，打了工。在城
里，小闺女发现城里人把扁食叫饺子，把阳历年叫元旦。嘿嘿，听起来怪洋气。

小闺女在城里租住的小区是老旧小区，看门的是一位从偏远地区来的大
爷。大爷一年四季独自住在小区大门口的那个小屋里。每天清晨，大爷便端
着红色的搪瓷洗脸盆往大门口洒水，然后再拿着大扫把把小区清扫一遍。小
闺女每天早上上班，都能闻到刚刚洒过水后的泥土味儿，一闻到这个味儿，她
便心生愉悦。因为，在老家，每天早晨她爸起床后，也会洒水、打扫院子，那个
味道，和这个一模一样。

那一年，小区里进了小偷，半夜，多家窗户被扒。庆幸的是，小闺女的屋安
然无恙。被盗的人家也没有丢什么贵重物品。但看门的大爷自责不已。自此
后，他每晚巡逻多次，每次都用手电筒照照小闺女的出租屋，确保安全无事。
大爷说：“爹妈不在身边，得把你看好喽。”这句话，让小闺女瞬间湿了眼眶……

阳历年这天，单位发了两袋速冻扁食，是好牌子，也是小闺女爱吃的三鲜
馅儿。华灯初上，小闺女下班了，透过门岗室的窗户，看到大爷正在给炉子换
煤球，地上放着半锅清水，老旧的菜板上是半包挂面……小闺女明白了，立马
把左手拎着的一袋扁食也放进了右手的塑料袋里，掀开门帘，壮着胆子说：“大
爷，今儿元旦，单位发的饺子多，我一个人吃不完，给你两袋。”小闺女内向腼
腆，说完，放下扁食就跑。

大爷在后头“闺女，闺女”地叫着……
那个阳历年，小闺女没有吃到扁食，但她一想到年迈的大爷能吃到那么鲜

香的扁食时，她笑了……是发自内心的笑。与大爷说的那句让她泪奔的话相
比，两袋扁食又算什么呢？如果她工资高，如果她很富有，她还会给大爷买水
果、蔬菜、鸡蛋糕……甚至新衣服，她看到大爷整年穿的衣服都很旧很旧……
然而，她才是个18岁的丫头啊！当时，她一个月的工资，不过才220元……

转眼，又是阳历年。在一家暖气十足的饺子店里，一个小男孩儿望着窗
外，对妈妈说：“妈妈，那个老奶奶好可怜啊！她吃饺子了吗？她肚子饿不饿？”
妈妈循声望去，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垃圾箱里翻捡废品。

“不知道啊！你去问问吧？让老奶奶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饺子。”小男孩的
妈妈说。

小男孩害羞，非拉着妈妈一起去问……
“呵呵，吃了，吃了，这娃子真喜欢人。”老奶奶边笑边答。那笑容，慈祥、和

善。那一瞬间，小男孩的妈妈想起了小时候经常给她好东西的栓柱奶，想起了
二十多年前那个看门的大爷……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她揉了揉湿润的双
眼，仰望天空，在心里大声说：“今儿阳历年，你们在那边吃扁食了吗？”

此时，城市的夜空响起了鞭炮声，小男孩儿的妈妈看了一眼手机，她看
到微信上好多闪烁着“元旦快乐”的动图，红艳艳的，那么喜庆，那么漂亮，那
么耀眼……

一碗饺子传长情
□ 宁妍妍

开卷有益

记忆深处

心香一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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